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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得名至今已有1800年，若追
溯建城史，更可上溯至2000多年前。
这座城市何时开始闻名天下？早在
《史记·货殖列传》中，番禺（今广州）便
被列入全国九大都会，《汉书》亦再次
确认其都会地位。在2000多年的发
展史中，“山水定城、商业立市”的独特
密码，始终塑造着广州的城市品格与
发展脉络，并形成了与其他古城不同
的特征。

千年不移：
广州城“原地生长”

秦代任嚣始建的任嚣城，面积仅
0.25平方公里。此后，广州便在原址
上不断拓展。

与北京、西安等城市在变迁中持
续向外扩张、城市中心多次迁移不同，
广州最显著的特点是城址不移。从建
城之初至今，城市范围始终在今越秀
区范围内“原地生长”，历经两千多年
而未改其址。

地理特征：
负山面海，山水定城

“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广州
是典型的山水城市，但与桂林等山水
城市相比，广州的山与水的作用独具
特色。

秦代任嚣选址于此建城，核心考
量便是“负山面海”的地理格局。他向
继任者赵佗言：“番禺负山险，阻南海，
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
州之主也，可以立国。”任嚣去世后，赵
佗依其策建立南越国，延续近百年，直
到汉武帝平定南越。

到了公元226年，即吴黄武五年，
孙权将交州七郡中南海、苍梧、郁林、合
浦四郡分出而置广州，广州由此得名，州
治设在番禺。这是“广州”的地名首次在
历史上出现。孙权此番规划，正如观察
番禺城形势的步骘所说的，正是看中了
广州“膏腴之地”的富庶与发展潜力。

山，是广州天然的防御屏障。广

州古城北倚越秀山，凭借山势形成天
然防线。秦始皇大军南下，也须在今大
北路一带凿山开道才得以入城。明洪
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扩建
广州城，将宋代子城、东城、西城合而为
一，开拓北城八百余丈，城墙横跨越秀
山，并修建镇海楼，既为军事瞭望之用，
亦成城市地标。广州城不同于一般的
古城四面环绕护城河，其北面因明代在
越秀山上建的镇海楼，没有开护城河，
历史上从未有被敌军从北面攻占的记
录，正说明“负山险”的可靠性。

水，则是广州的生命脉络。广州
城南面的珠江河段，正是西江、北江、
东江三江与南海相汇的连通要道，是
名副其实的“江海会合之地”。因而具
备了东西联通几千里，面向南海的这
一地理优势，让广州从建城之初便具
备了成为岭南区域中心的先天条件。

经济特征：
商业立市，开放包容

广州从建城之初，便是一座以商业
和经济利益为核心驱动的城市。据《淮
南子》记载，秦始皇经略岭南，便因看重
这里的象牙、犀角、玳瑁等来自海外的
奇珍。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开放与贸易深植于广州的城市基因。

早在秦汉时期，番禺已是我国的主
要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从汉
墓出土的文物熏炉、玛瑙、水晶、琥珀等，
可作为广州与海外贸易来往之实证。

唐代广州作为一个外贸商城，专
为外商居留设立规模庞大的“蕃坊”。
与唐代长安、洛阳实行严格的里坊宵
禁不同，广州不仅开设夜市，而且城门
洞开。宋代城南面所开城门特别多，
城门的命名也极具特色，“航海”“善
利”“阜财”“朝宗”等名称，直白地彰显
了城市对外贸易与经济都会的特定属
性，这在国内古代城市中独树一帜。

宋代广州城外珠江边建的海山楼，
是市舶司管理海舶和外商的场所，在此
接待和欢送外商。这种重商、开放的城
市特质，是其他古都难以比拟的。

（作者系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

从“山水定城”到“商业立市”：
广州跨越千年生长的历史密码

□陈泽泓

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曾经说
过，“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中国
古代城市考古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
要内容。”对于我们而言，广州的城市考
古是在与超大型现代都市高速发展同
频共振的脉搏跳动下，以探索未知、揭
示本源、赓续文脉的初心使命在努力地
缀合广州城市发展的脉络和图景。

广州，这座拥有2240年建城史、
1800年得名史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其独特之处也在于“城心”历经沧
桑而未曾迁移。这既为我们提供了探寻
连续不断文化堆积的珍贵现场，也给考
古工作带来了“见缝插针”、如同拼图般
的特殊挑战。我们的工作，正是在这层
层叠压的历史年轮中，读懂它的“生长”
轨迹，履行保护文物、传承文明的职责。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在城市发展
进程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
记的《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
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重
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
自然景观。作为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
者，我们始终在思考：如何在配合城市建
设的考古工作中，不仅完成科学发掘，更
肩负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使命，为
城市留下更多历史记忆，保存更完整的
文化基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考量，
我们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2025年
度工作汇报的焦点集中于城市考古，也
是希望通过系统梳理与呈现，揭示广州
古城空间的演进逻辑，为当代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历史智慧，也为具体落实

2025年8月9日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布
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提供了考古
注脚。

城市考古发现
缀合历史图景

我们在“2025年广州城市考古新
发现汇报会”上公布的四项重要考古发
现，为这幅持续的“城市拼图”增添了至
关重要的新图块。其中，荔湾区广能发
综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古城西郊取
得了突破。清理出的南越国时期的高
等级建筑构件、环绕大型居址外围的壕
沟遗迹，不仅说明了西村—西厂这一片
区在秦汉广州古城西郊的重要地位，也
为文献所载“陆贾坭城”的传说和现今
的“坭城”地名及“陆贾文化园”历史内
涵的解读提供了考古线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扩建项
目历经十余年、连续六次的考古工作，
堪称“久久为功”的典范。它清晰地揭
示了宋代西城城墙与护城河（西濠）的
格局，并呈现了护城河北岸高岗区域从
战国末至近现代，在“墓地”与“居址”之
间屡次转变的复杂人地关系。尤为难
得的是，发掘还明确了医院前身——城
西方便医院于民国六年（1917 年）修筑
的护坡墙等遗迹，生动诠释了考古工作
既能梳理古代脉络，亦能为近现代城市
变迁提供坚实实证。

而在越秀区光塔路茶树巷古城遗
址，唐代堆积中大量的外来瓷器、波斯
蓝陶片与玻璃器碎片，直接反映了唐代
“蕃坊”西澳码头贸易的繁盛；南宋时期
的大型建筑基址，则可能与官方仓库
“廨库”相关。这些发现从相对微观层
面，为我们理解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海
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开放特质提供
了具体的物质载体。

将这些点状发现置于更长的时空
轴线中观察，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广州
城市发展的面貌。以我们持续工作的小
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为例，其揭示的
从东汉末年至晚唐五代不断修筑的城
墙，标定了汉唐广州古城早期的西界。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至少在唐与五代南
汉以前，广州古城的范围应该是相对稳
定的，其核心区域，主要是官署与管理机
构所在。我们看到，如光孝寺、六榕寺、
华林寺等重要宗教建筑，在东汉末年至
两晋南北朝时期虽已出现，但其位置均
在当时的城外；即便到了唐代，包括怀圣
寺光塔，也都是位于城西的蕃坊区。这
说明，与全国同时期大多数重要都邑一
样，广州在北宋以前，其行政管理和文化
教育场所，是与商业经济及宗教信仰场
所分开的，后者并不被纳入“城”中。

正如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唐宋变
革”，五代十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到了北宋，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直
观的现象是，原本在城外的光孝寺、怀
圣寺光塔、六榕寺等，到宋代已被扩大
的城墙包纳进了“西城”。这一空间变

化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宋代，
尤其是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海
上贸易持续繁荣。城市人口规模扩大，
市民生活与商业活动突破了里坊制的
束缚，成为城市扩张最直接的动力。考
古发现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
所描绘的繁荣市井景象相互印证，让我
们得以“见物、见人、见故事”，从残砖断
瓦中，联想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从
大小马站、西湖路、仙湖街这些沿用至
今的古老地名里，我们仍能听见历史的
回响——宋代西湖的波光、南汉仙湖的
烟云，都凝固在街巷的名称中，成为城
市记忆的活化石。让我们这些不是生
于斯、长于斯的外省人都深深地爱上了
这座底蕴深厚的城市，而这些俯拾皆是
的历史痕迹，正是其魅力之源。

守住文明传承的阵地

认识今天的广州，要从认识广州的
历史开始。读懂广州，离不开考古学这
把钥匙。我们的工作看似零碎，却意义
深远。它要求我们每一位考古工作者
都坚守自己的初心使命，像前辈青灯黄
卷、筚路蓝缕的赤子之心一样，守住文
明传承的阵地。这绝非一代人所能完
成，需要的是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和不懈

工作，通过科学发掘、系统整理和深入
研究，将深埋地下的历史独特价值发掘
出来、呈现出来、阐释出来。

展望前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一方面，要持续配合好城市发展建设，
在“考古前置”的制度保障下，更有效
地获取地下文化遗产信息；另一方面，
必须投入更大力量，加快考古资料的
整理、研究与转化。发掘仅仅是开始，
如何在此基础上讲好、讲透、讲活广州
故事、岭南故事，让考古成果从学术报
告走向公共知识，赋能于当代城市的
文化建设与精神滋养，是我们面临的
长期课题。

我们将继续秉持“大考古”的思路，
在实践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
新发展的平衡之道，让考古发掘所揭示
的“遗痕”，不仅停留在探方剖面，更能
以恰当的方式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成为
可阅读的历史、可感知的乡愁。这既是
对“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
作要求的践行，也是我们考古人守护千
年城脉、赓续岭南文心的初心与使命。
唯有如此，广州，这部书写在大地之上
的厚重史诗，才能在新时代继续其生生
不息的生长传奇。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考古发现赓续历史文脉
活化历史场景

□张强禄

循千年中轴，探广州城脉
□李灶新

[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广州城市考古的工作者，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工作就像是在时光的断层中穿行，用手中的手
铲，小心翼翼地揭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帷幕，去拼接、去验证、去还原那些在文献中语焉不详的故事。广州城最令
人着迷的特质之一，便是其城市核心区两千余年基本未移，并在原地叠加生长，形成了一部可被“阅读”的立体史
书。而贯穿这部史书的核心线索，就是我要说的这一条承载着政治秩序、商业文明与对外交往的千年传统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北起越秀山上的镇海楼（相传为越王台所在），向南经今天的省财政厅、南越国宫署遗址、北京路
“千年古道”与“千年古楼”遗址，直抵天字码头。它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脊梁，更是理解广州两千多年发展逻辑的
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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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的奠基：从秦
郡治到南越国都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
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南海郡治
番禺（今广州）。在我们脚下的南越国
宫署遗址，考古发现了秦代的护岸、水井
和云纹瓦当等遗存，证实了此地是广州
城建之始的一部分，是广州的原点。公
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扩建番禺
城作为都城。通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
我们揭露出南越国的多座宫殿，其中位
于北京路东侧、离中轴线最近的2号宫
殿，出土了戳印“华音宫”的陶器盖。这
很可能就是文献失载的“华音宫”。

关于“华音宫”的命名，我有一个基
于考古发现的推测。它或许与一段著
名的历史事件相关——公元前196年，
汉使陆贾南下劝说赵佗接受汉朝册
封。《史记》记载，赵佗对陆贾说：“越中无
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意为
在岭南没有能说得上话的人，许久听不
到中原的声音，陆贾的到来让他重新听
到了家乡的故事和“华夏之音”。赵佗大
悦，最终受封南越王。陆贾初至时，可能
驻留于城西的“坭城”。而最终，宾主尽
欢的宴会地点，极可能就在这座离中轴
线最近、后来被命名为“华音宫”的宫殿
里。从城西的“迎宾馆”坭城到宫城内的
“华音宫”，一条完整的政治礼仪空间链
被考古发现串联起来。

中轴线的延续与叠
加：历代治所的心脏

广州，这种以历代地方行政官署为
核心的空间格局，在此后两千多年里惊
人地稳定延续。五代时期，虽然南汉国
亦在此短暂建都，出土了相关的遗迹遗
物，其地望与功能，可视为对前代政治
中心位置的继承与发展。

宋元明清，此地则始终是广州最高
地方行政机构的驻地——宋代，这里既
是广州州衙所在，也是广南东路经略安
抚使司治所；元代，在此设广东道宣慰
使司都元帅府；明清两代，则长期为广
东承宣布政使司（藩司）衙署所在地。
这完美解释了为何广州的“城心”与中
轴线能千年不易：因为，作为岭南区域
的行政中心，其治所始终锚定于此。正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瑞强调，真正的城市中轴线必然“穿

过政治中心”，广州正是这一规律的绝
佳例证。这种稳定性，也使其成为“中
国理想地方秩序的杰作”，反映了古代
广州相对长期稳定的地方治理传统。

中轴线上的商业脉
动：千年商都的见证

这条中轴线，不仅是政治秩序的轴
线，也是商业文明跳动的脉搏。北京
路，作为中轴线南段的重要载体，其商
业基因源远流长。唐代，朝廷在广州设
立市舶使一职，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海外
贸易管理的制度化开端。值得注意的
是，市舶使并非独立行使管理权，而是
与地方行政长官共同协理。外商货物
经抽税后，便可“列肆而市”。这个
“市”，并非围绕官署，而应是位于珠江
北岸码头附近自然形成的港市或草
市。唐代的珠江北岸，约在今大佛寺附
近，或曾为码头，考古发现那里堆积大
量唐代陶瓷器，可能是装卸货物时破损
的陶瓷器的堆积。

到了宋代，商业的繁荣直接推动了
城市的物理扩张，而这背后有一段惊心
动魄的故事。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
广源州首领侬智高趁广州城垣不备，突
袭广州。当时，只有作为行政中心的“子
城”得以保全，而城西聚居着“蕃汉数万
家”的繁华商业区（即蕃坊，今光塔路一

带）却惨遭劫掠。这一惨痛教训，促使朝
廷迅速批准了此前多次被驳回的筑城
请求。于是，北宋熙宁年间，广州扩建了
东城，并修筑了保护蕃坊商业区的西
城。城墙的扩建，直接源于保护商业税
源这一强大经济动力，生动体现了商业
活动对广州城市形态演变的塑造力。

近年来，在当年蕃坊区域的光塔路
茶树巷古城遗址，考古发现为这段历史
提供了注脚。这里出土了丰富的唐末
至五代十国时期的波斯蓝釉陶器、玻璃
器碎片，以及来自定窑、越窑、长沙窑等
全国各地的瓷器。所以这里很可能曾
是外商采购中国瓷器的重要集散地。
同时，还发现了南宋时期可能与官方仓
库“廨库”相关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些
遗迹遗物，无声地诉说着唐宋时期城西
“蕃坊”作为国际贸易社区的繁荣景象。

中轴线与海洋：海丝
之路的起点

这条中轴线，向北依托越秀山，向

南则直通珠江，连接海洋。可以说，它
是中国连通世界的万里海道在广州的
陆上延伸与坐标。早在南越国时期，南
越文王墓中出土的波斯银盒、两河流域
的金花泡、非洲象牙等舶来品，表明当
时岭南已通过沿岸航行与海外进行交
流。汉武帝平南越后，即从番禺（广州）
派出官方船队，携带黄金丝绸远航至印
度半岛。唐代，更有如杨良瑶这样的使
节，直接从广州扬帆出海，出使黑衣大
食（阿拉伯帝国）。

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唐代为市舶使）及其相关活动，也与
中轴线区域紧密相连。据文献记载，
唐宋时期，官府为外商举行迎送宴会
的场所，如唐代的“飨军堂”、宋代的州
衙“设厅”及后来的“海山楼”，都位于
北京路附近，毗邻码头。近年来，在南
越国宫署遗址西北部发现确认是宋代
广州公使酒库的建筑基址，正是为市
舶宴会提供公务接待用酒的酿酒作坊
遗址，这丰富了有关历史的细节。这
些外交与商贸礼仪空间的存在，进一
步强化了中轴线区域作为海丝贸易管
理核心的地位。

结语：考古让“中轴”
故事历久弥新

综上所述，广州的传统中轴线，既
是一条政治之轴，见证了从南越国王宫
到明清广东承宣布政司的转变；也是一
条商业之轴，承载了从唐代“列肆”到今
日北京路商圈的千年商脉；更是一条开
放之轴，作为海丝之路的陆上坐标，串
联起码头、市舶机构与贸易空间。

城市考古的意义，正在于将这些宏
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一个个可触可感
的细节：一件“华音宫”陶文，一片波斯
蓝釉陶，一段古代城墙基址……它们如
同散落的拼图，我们将其逐一拾起、归
位，最终将拼合出广州城更为清晰、生
动、立体的历史画卷。

这条穿越两千多年的中轴线，是
广州历史文化的精髓所在。保护、研
究、阐释好这条轴线及其承载的丰富
遗产，对于我们今天“读懂广州”，传承
城市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未来，我们期待通过持续
的城市考古工作，发现更多关于这条
中轴线的故事，让广州这座千年古城
的生长史诗，被更多人知晓、理解并传
承下去。

（作者系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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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适 逢“ 广

州”得名 1800 年。立春

之日，羊城晚报联合广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

南越王博物院，举办了

“城心永续·春启岭南

——‘广州’得名1800年

城市考古研讨会暨《城

心永续》宣传片首发”活

动，六位考古与文史学

者共论广州两千余年的

城市“生长”。

本期羊城晚报文史

哲周刊，先行刊发其中

三位专家之作：张强禄

从城市考古实践出发，

论“城心不移”与文脉赓

续；李灶新循千年中轴，

解读广州政治、商业与

海洋文明的内在结构；

陈泽泓则以“山水定城、

商业立市”为钥，揭示广

州跨越千年的城市密

码。另有孙英民、钱国

祥、刘瑞三位专家观点，

敬请下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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